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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学忠
　　
　　谈到法治，你会想到什么？一下子闪现出来
的是警察、监狱、法庭，还是包公、窦娥、辛普森？
　　谈到法治，让你把它想象为一个人，他（她）
是男人还是女人？老年还是青年？粗鄙还是
文雅？
　　在我想来，法治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
人。是男人，他一定是佩剑的侠客，飘洒俊逸；是
女人，她一定柔中带刚，温婉坚毅。他（她）既不
老态龙钟，也不轻浮稚嫩。
　　他（她）的气质一定是光－明－伟－岸！
　　法治，重在治权、治官。因而，法治内心火
热，外表冷峻。火热，是给民众的关怀；冷峻，是
对权力的凝视。
　　法治，求良法善治。定尺度必权衡上下左
右，谋善治必考量利弊得失。因而，法治冷静淡
定，沉稳持重。笑时不露齿，怒时不眦目。张弛有
度，进退合规，举止得体。
　　法治，扬善惩恶。褒扬义举，有温度辅以德
治；惩治邪恶，划红线禁踏雷区。因而，法治有无
疆大爱，也有雷霆之怒。
　　法治，追求实质正义，更重程序正义。法治
“不允许任何人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即使不
同意你的观点，也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因而，
法治挥利剑斩邪恶必讲剑法；扬正义除妖魔不
弃武德。
　　法治是权利和权力语境下的和谐状态和追
求这种和谐状态的进程、方式。
　　法治是极夜的阳光，是沙漠的绿洲，是寒冬
的炭火。
　　法治是光明，法治是正义。
　　法治的气度，就是中国梦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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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本一生以法为业，他又是一位诗人。他从19岁
写下《咏史小乐府三十首》，至73岁逝世前夕的《自题癸
丑日记》，50余年中共留下了六百余首诗作，收录于《沈
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偶存稿》之七至十二卷。
　　诗歌伴随了沈家本的成长、伴随了他的事业，也伴
随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读沈诗就好像徜徉在沈家本漫
漫的生命长河中，尤似体验了晚清一代胸怀家国的读书

人的思想历程。特别是1900年沈家本在保定被八国联军逮
捕、监视期间，他于耻辱、愤懑中冷静下来后的反思中，认
识到：国家走到当下危亡状态，其原因就在于法制的衰
败。要想拯救家国于危亡之中，必须“兵戈扰扰众涂炭，
医疮剜肉刀刻肌”（《十二月一日夜雪》）下定决心“惟天
阴骘有主持”，为国家主持“剜肉刀刻肌”的改革。1901年
11月14日，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1902年5月13日，

他受命修订法律。此后沈家本的诗词创作，便融入了他
在修订法律事业中的喜怒哀乐。读沈家本1900年以后的
诗，就是读沈家本的诗中家国愿、诗中司法志，诗中那以法
救国的深厚情愫。
　　本版特开“沈家本诗词赏析”专栏，邀请中国政法大
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荣休教授、沈家本第四代孙沈厚
铎先生为读者讲述沈家本诗词背后的故事。

沈家本诗词赏析

剑胆诗心映家国
沈家本早年诗作中的家国情怀探析

　　沈家本（1840年—1913年），字子惇，
号寄簃，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清
末著名政治家、法学家。主持起草了《大
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
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案，重视研究
法理学，主张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禁
止刑讯，废除奴婢制、禁止买卖人口。
　　沈家本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法学
家”“中国近代法律改革第一人”“中国
近代法学教育第一人”。本期以沈家本
诗作《走笔》与《悲武林》为窗，探寻其早
年心迹。

□ 沈厚铎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以“清末修
律第一人”的身份彪炳史册，其熔铸中西的法
律文化素养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开了先河。在投
身法制改革之前，青年沈家本历经战乱流离，
以诗为笔，记录下山河破碎的时代阵痛与个人
命运的颠沛沉浮。《走笔》与《悲武林》两首诗
作，既是他早年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更凝聚
着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沉
郁苍凉的笔墨间，展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
的深刻交织。
　　咸丰十年（1860年），二十岁的沈家本留京
支撑家计，父亲沈丙莹因拒附权臣而被远放贵
州安顺，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
火同时蔓延。京城被英法联军铁蹄践踏，故乡
杭州、湖州一带被太平军攻陷，时代将青年沈
家本推向了命运的风口浪尖。《走笔》便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走笔”二字
既彰显了情感的奔涌与创作的迫切，更暗合了
时代巨变中思绪的纷乱与无奈。诗作开篇即以
“身世蓬飘梗”喻指个人命运的漂泊无依，留京
侍母、归乡乡试受阻的困顿，恰如乱世中随风
飘散的蓬草与断梗；而“光阴斧烂柯”化用王质
观棋的典故，将战火中的时光流逝写得恍若隔
世，既慨叹举子业的耽搁与人生的仓促，更暗
喻山河破碎后的世事变迁，昔日安稳岁月已成
追忆。
　　“百年忙里促，万感泪中多”十字，道尽了
青年沈家本的双重焦虑。个人层面，他肩负支
撑家庭的重任，怀揣科举入仕的理想，却在战
乱中步履维艰，光阴的催促与现实的阻碍让其
内心满是焦灼；国家层面，清廷腐败无能，四处
农民起义、列强入侵，百姓流离、山河破碎的黍
离之悲与家国危亡的紧迫感交织，万千感慨终
化为难禁之泪。
　　“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则进一步深
化了这种压抑与孤独，美酒无法消解内心的愁
苦，诗作无人共鸣，既写出了乱世中文人的精
神孤寂，更暗含了报国无门的愤懑。结尾“囊余
一长剑，倚柱几摩挲”化用辛弃疾“把吴钩看
了，栏杆拍遍”的诗意，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困境

推向极致。长剑既是古代士人侠义精神的象
征，更是沈家本胸中壮志的寄托，倚柱摩挲的
动作，凝聚着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时局的
无奈以及对家国的赤诚，尽显“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的担当。
　　如果说《走笔》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危亡交
织下的心灵独白，那么《悲武林》则是聚焦故乡
罹患的沉痛悲歌。武林（今杭州）虽非沈家本的
故乡，但确是他的成长中不可或缺之地，因为
这是他外祖父居住的城市，是他儿时常住的乐
土，是浙江的首府。杭州更承载着南宋都城的
历史记忆与家族的情感寄托。然而太平天国运
动中，杭州从南宋以来“销金锅”般的繁华胜地
沦为“瓦砾场”，外祖父俞焜阵亡，未婚妻郑氏
惨死，个人丧亲之痛与家国破碎之悲在诗作中
融为一体，使其情感更显沉郁真挚。
　　诗作以杂言古风的自由形式，开篇便以
“角声促，吴山足。鼓声哀，西湖曲”的短句营造
出紧张悲凉的战事氛围，三言句式的急促节奏
与鼓角之声相呼应，仿佛将读者带入战火纷飞
的杭州城。“鼓角动天地，湖山亦遭辱”一句，以
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湖山以情感，吴山、西湖本
是自然胜景，却因战事而蒙羞，既写出了战火
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摧残，更抒发了诗人对时
局的强烈愤慨。“旌旗不飞扬，落日亭台黄”以
视觉意象勾勒出战后的萧条，低垂的旌旗象征
着清廷的衰败，落日余晖中的昏黄亭台则暗示
着传统文化的劫难，景语皆情语，字里行间满
是悲凉。
　　“昔日销金锅，今日瓦砾场”是全诗最具张
力的对比，短短十字浓缩了杭州的沧桑巨变。
南宋以来，西湖地区歌舞升平，游人如织，耗费
金钱无数，被誉为“销金锅”，这一称号既体现
了杭州的繁华富庶，也暗含着对奢靡之风的隐
忧；而如今，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只剩下遍地
瓦砾，强烈的今昔对比不仅展现了战事对城市
的摧毁，更饱含着对民生涂炭的深切同情。结
尾“苏公堤上唤春鸟，城西日日泣枯草”以景结
情，苏公堤上的春鸟本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
却在硝烟弥漫后空自啼鸣，城西的枯草仿佛在
为逝去的生命与破碎的山河悲泣，“唤”与“泣”
的对仗，以动衬静，更凸显出战后的死寂与凄

凉，将对亲人的哀思与对故土的痛惜融入自然
景物之中，余韵悠长。
　　沈家本早年的这两首诗作，深刻展现了他
作为传统士人的精神底色。在乱世之中，他既
未因个人命运的坎坷而消沉，也未因时局的危
难而退缩，而是以诗为载体，抒发对家国的赤
诚、对民生的关切以及对理想的坚守。这种家
国情怀，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植根于个人经
历与历史语境的真挚情感。
　　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两首诗作继承了中
国古典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
义传统，以白描手法勾勒战乱场景，用典自然
贴切，对比鲜明强烈，情感沉郁悲壮。《走笔》
以五言律诗的格律形式，对仗工整，语言凝
练，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洪流之中，展现出晚
清士人共同的精神困境；《悲武林》则以杂言
古风的自由形式，随情转韵，句式灵活，既便
于抒发浓烈的情感，又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与感染力。两首诗作虽体裁不同，却都将个人
悲欢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历史
厚重感与人文关怀。
　　从历史意义来看，这些诗作不仅是沈家本
个人早年经历的记录，更是晚清社会的缩影。
它们见证了战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反映了传统士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坚守。
而沈家本在诗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
当，也为他日后投身清末修律事业埋下了伏
笔。正是这份对家国的赤诚，让他在晚年能够
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借鉴西方经验，力图通
过法制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
　　剑胆藏于怀，诗心映家国。沈家本早年的
诗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传统士人在
乱世中的精神坚守与情感轨迹。在山河破碎、
命运多舛的岁月里，他以笔为剑，抒发家国之
思；以诗明志，坚守理想信念。这些诗作不仅丰
富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内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
位伟大法学家的人文底色与精神根源。时至今
日，重读这些沉郁苍凉的诗句，我们依然能感
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历史重量。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始终紧密相
连。而国人对家国的赤诚与担当，永远是支撑
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

□ 刘白鸽

　　第一千零一个黄昏沉降时，
　　青铜门环含住未降落的星光。
　　有人立于青石阶前，
　　身后是攒动的灯河———
　　每盏提灯里，
　　都煅烧着待称量的判词。
　　他在等一场大雪，
　　等所有未被言说的凛冽，
　　在天空静静织补真相的经纬。
　　看啊，冰凌正在天平两端，
　　校准子夜的砝码。
　　他呼出的白雾爬上刻度，
　　为所有缄默的契约，
　　测读温度计里上升的黎明。
　　而雪，终于开始纷扬———
　　这场天空最公正的播洒，
　　不遗漏任何角落。
　　它们轻轻覆盖大地、青石阶，
　　每一片都是会呼吸的讯息，
　　印着融水规划的河床，
　　与种子深藏的走向。
　　此刻门轴传来暖响，
　　积雪忽然透明。
　　原来每片雪花都是，
　　一面朝向人间的透镜：
　　聚焦无数等待的凝视，
　　将尘封的真相，
　　折射成彩虹的证言。
　　积雪悄然融为溪水，
　　洗净青石上淤积的暗痕。
　　当钟楼传来新历第一响，
　　所有冻结的时辰开始奔流：
　　原来最恢弘的大雪纷飞，
　　是亿万沉默的碎羽，
　　在光的刻度里同时苏醒，
　　并将群山推向晴空。
　　门，始终开着。
　　等万物在法典的留白处，
　　同时苏醒的声响。

在法的门前
等一场大雪纷飞

　　王迈，南宋中后期诗人，福建仙游人，中
过进士，做过几个地方的小官，为人刚直敢
言。作为诗人，王迈在诗歌史上不算有突出地
位和重要影响，但他却写过一些很有意义的
诗。他为好多即将奔赴基层任职的官员写了
送别诗，以勤政、廉洁、爱民、育才相期许，透
出一片仁厚之情。上面这首诗即是如此。
　　龚少贻是个后生小辈，即将踏上仕途，到
汀州担任司户，王迈便写下这首诗相赠。诗中
说，你继承了祖先龚茂良的优秀品质，的确是
青年才俊。（龚茂良是南宋初期名臣，宋史有传，官至
参知政事，去世后谥号为“庄敏”。）接着写到，你像庭
前玉树一样出众，初入仕途就当上了司户。（司户是
知州属下负责管理户籍和赋税的八品微官。）前面四
句诗王迈全是赞扬和鼓励，以此增强年轻人的从政
信心和雄心。
　　做了充分铺垫后，接下来四句就是期许了：官虽
然很小，仍然可以做出大成就，因为民生无小事，做
成了就有大作用。勉励龚少贻要踏踏实实做事。同时
要内心清白，清廉从政，自然好名声就会传扬。这两
句真有点苦口婆心了，前一句是做事，锻炼能力，后
一句是做人，提高品德。最后两句勉励其持续加强学
习，不能懈怠，不能贪图享受，不要被社会不良风气

污染、同化。这对于初入仕途的年轻人来说，是
很有必要的。这个做法，有点像现在许多单位为
新履职干部开设廉政教育第一课，让年轻干部
从一开始就把路走正走直，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对于初入仕途的年轻人这样赠别，对于其
他人也同样如此。在送林师道赴任宁都县尉（相
当于现在分管政法的副县长）的诗中，王迈予以
勉励：“及物官无小，平生志所存。一条冰出壑，
五色棒悬门。”无论官职大小，作为官员，职责就
是为民服务，这是他们平生的志向所在。你要坚
守清廉，就像山谷中晶莹的冰块。你要认真履行
县尉职责，就像曹操当年悬棒于门，不畏豪强、
严格执法一样。
　　在送郑邛赴任博罗县尉的诗中，王迈切切
提示：“是邑经兵火，今才补少痕。要教民击壤，
毋遣吏椎门。”这个县以前饱受战争摧残，最近
才有所恢复，你要珍惜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
切不可派遣和纵容胥吏去惊扰百姓。
　　在送陈汝功赴任永春知县的诗中，王迈
谆谆告诫：“尚威民作敌，徙善吏容奸。”县令
若一味威严压迫，就会把百姓推到对立面。若
不存善念，放纵下属，吏员们就会钻空子、干

坏事。
　　在送黄少遇赴任德庆知州的诗中，王迈如此劝
勉：“悃愊不能为健吏，清修端可律贪夫。”若沉溺于
享福就不能够成为勤勉有为的好官，只有加强清廉
修养，才能遏制心中贪念。
　　王迈这样的诗还有不少。读这些诗，让人对他肃
然起敬，他做过地方官，深谙官场习气和弊端，了解
百姓疾苦和民生艰难，对国家繁荣昌盛寄予了殷切
期盼，因此，但凡遇到新上任的官员，他都要谆谆告
诫一番，把勤廉二字作为暮鼓晨钟时时敲响。诗以
赞之：

仕途赠语警灵魂，钟是廉洁鼓是勤。
为政长将民记取，官从小处践初心。

□ 赵理君

　　从前，我爱看向日葵坦荡追随日轮，也赏窗台兰草矜持向往光亮。它们的
“向阳”，带着被照拂的安然。
　　直到某日，我的目光被老屋西北檐角攫住。那是一片被光阴遗忘的角
落，翘起的飞檐积着墨绿苔衣。偏在瓦楞最吝啬的窄缝里，竟挣扎出一簇
青芒。
　　那“青”，绝非圃中嘉木的鲜翠，而是一种介于枯与荣之间的、挣扎出来的
暗青，沉淀着与风雨讨价还价后的全部疲惫。那“芒”，也非麦穗饱满的指向，而
是叶片瘦硬如刃，筋脉毕露，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将其生命的全部锋锐，刺
向虚空里那点稀薄的天光。
　　它们活得太费力了。根须在浅得可笑的缝隙里，铁钉般楔入，攫取每一粒
尘埃里的养分。身子必须大半探出檐外，去捕捉、去痛饮那维生的光。风来时，
那细瘦的筋骨便发出簌簌的颤音，仿佛下一刻就要连根拔起，坠入尘埃；雨骤
时，万千冷冽的箭矢顺着瓦槽倾泻，它们便死死贴伏，像溺水者抓住最后的礁
石。没有谁为它们遮风，也没有谁期待它们开花。
　　然而，正是这无人在意的挣扎，让我看出了神。某个向晚时分，西沉的落日
忽然将余晖横抹过来，恰好为这簇檐角的青芒，镶上一道颤抖的、流金般的边
缘。在它自身沉黯的底色映衬下，那一道转瞬即逝的光环，竟比满院斜阳更令
我心头一震，仿佛目睹了一场沉默的燃烧。
　　我于是恍然。原来真正的“生”，未必是沃土中的从容抽条，也可以
是绝境里的倔强迸芒。这隅角青芒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光明并非
总是时代的慷慨赠予，它也可以是卑微生命在漫漫长夜里，用自身骨头
摩擦出来的星火。
　　这隅角的青芒，不正是万千纪检监察工作者生命的写照？监督执纪的
征程，少有舞台中央的追光，多的是这般需要深耕的“隅角”——— 在庞杂的
线索初核中保持敏锐，在拉锯般的审查谈话中坚守立场，在人情社会的夹
缝里捍卫纪法。此时，能否守住并淬炼内心那簇“青芒”，便是对信仰最真实
的叩问。这“芒”，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专业之锐，是铁面无私、秉公执纪
的正义之刚，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一份沉淀在锋刃之下的初心
之温。
　　青芒的价值，从不以占据天地来衡量。正如纪检监察工作的意义，绝非追
求个体的显赫，而在于以自身之“芒”，驱散笼罩在群众利益上的荫翳，廓清模
糊在公权力边界上的迷雾。只要这簇从忠诚与职责中锻打出的青芒还在，即便
身处最偏僻的隅角，也能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一缕清风、守护朗朗乾坤的一颗
铆钉。而这，便是可以穿透一切风雨、真正永恒的光源。

爱“廉”说

一隅青芒 官
从
小
处
践
初
心

南宋·王迈
庄敏与文献，诸孙总俊髦。
此郎如玉树，初筮即珠曹。
官小人能大，心清名自高。
公余须力学，流俗易滔滔。

□ 廖海洋

送龚少贻北赴汀州司户

　　身世蓬飘梗 光阴斧烂柯
　　百年忙里促 万感泪中多
　　酒好不能饮 诗成空自歌
　　囊余一长剑 倚柱几摩挲

走笔

　　角声促 吴山足
　　鼓声哀 西湖曲
　　鼓角动天地 湖山亦遭辱
　　旌旗不飞扬 落日亭台黄
　　昔日销金锅 今日瓦砾场
　　苏公堤上唤春鸟
  城西日日泣枯草

悲武林

□ 马行西

  文牒一夜过玉关，清早拥别泪潸潸。
  有幸流沙行法雨，无缘葱岭变桃源。
  西陲万里留足印，烈雪五年染鬓斑。
  确信此身草原上，几回梦渡过天山。

别疆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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